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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鸳鸯同命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
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属谁？千载休谈
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文徽明·满江红
夕照苍苔上，鸟鸣山更幽。这条山路，显然是很少人行，岩石上满是赭
红的、雪青的，或草黄色的鲜苔。苍松映衬红崖，野花枫叶争艳，在这秋末
冬初，已寒未冷的时候，山上到处还是瑰丽的色彩。
在这少人行走的荒山僻径，此际却有一个少妇，挑着两捆柴草回家。
虽然是荆钗裙布，却掩盖不了她秀丽的容颜。
她是一个猎户的妻子，或许是因走惯山路了，她挑着柴草，踏在长满苍
苔的石头上，步履依然甚是安详。
平时她很喜欢看云看山，但此际山间的景色虽然份外清幽，她的心情却
有一点儿不大平静。
前两天，有许多难民从山下经过，听说是金国又要和宋国打仗了。
这座山是座落在陕西大散关西北面的盘龙山，时为南宋绍兴十年，金宋
议和，以大散关为界，西北面本来属于宋国的地方，如今已是属于金国统治。
这个少妇是汉人，听得金兵攻宋的消息，心情自是有点不安。
不过她一想到正在等待她回家的丈夫，想到她那活泼可爱的孩子，她的
心中又充满喜悦了。
外间虽然烽火弥天，这座荒山却一向是张雪波的。除了丈夫和孩子，她
的父亲和公公也还健在，两家早已合成一家。她有个温暖的家，只盼一生能
过这样平静的日子，于愿已足。心中正自充满蜜意柔情，忽地无端刮来一股
狂风，吓了她一跳。
这股怪风突如其来，随着这股怪风出现的是一只吊睛白额虎。
少妇被猛虎一扑，扔开柴草，抡起扁担就打。她眼明手快，这一打倒是
打个正着，恰好打着了老虎的额头。但可惜老虎皮粗肉厚，头颅竟似比石头
还硬，“卜”的一声，扁担断了。
老虎负伤，大吼一声，好似晴天起个霹雳，震得山岗也动，猛地扑来。
少妇一闪，闪在老虎背后，老虎前爪搭地，腰胯一掀，少妇手中没有武
器，只凭一双肉掌，自忖对付不了这只老虎，只能再闪。老虎掀她不着，把
铁棒也似的虎尾竖起来一剪，这一剪扬起风沙，少妇眼中吹进一粒沙子，流
出眼泪，看不真切，几乎给它扑着。少妇慌忙施展轻功逃跑。
她心里一慌，脚步就不能踏得那么稳了，踏着石上的苍苔，脚步一滑，
竟然在这紧急的关头，摔了一跤。说时迟，那时快，老虎已经扑到她的背后。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忽听得有人叫道：“雪妹莫慌，我来了！”人未
到，石头先打过来。
这块石头也打个正着，老虎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扑扑了个空，少妇滚过
一边。
说时迟，那时快，她的丈夫已经迎上那头猛虎。两只手把老虎头皮揪住，
一按按将下来，铁拳猛击。他的拳头比少妇的扁担更为有力，打了三四拳，
老虎脑浆迸流，天灵盖竟然被他的拳头打破，死了。



丈夫扶起妻子，问道：“雪妹，你怎么样了？”
少妇惊魂稍定，说道：“没什么，只是擦破一点表皮，眼睛渗进一粒沙
子，不大舒服。”
丈夫仔细察看，果然只是擦破一点表皮，连轻伤都算不上。他给妻子揉
揉眼睛，吹一口气，那粒沙子也就随着眼泪流出来了。“雪妹，你的运气还
算不坏。”丈夫笑道。妻子跟着笑道：“我的运气当然不坏，我最大的幸运
就是碰上你，能够得到一个你这样好的丈夫。成哥，这是你第二次救了我的
性命，你还记得吗？”
原来这少妇名叫张雪波，她的丈夫名叫谭道成。他们是自小一同在这山
中长大的。不过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是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逃到这座荒山
的，谭家先来，张家后到。
七年前张雪波曾经在树林里碰上一条大青狼，那次也是谭道成把恶狼打
死的。不过那次谭道成来得更早，青狼刚出现，人兽尚未相斗，谭道成就已
来到她的面前，杀了恶狼。张雪波也是在那次遇险之后不久，嫁给谭道成做
妻子的。
谭道成笑道：“那头青狼是咱们的媒人，我怎能忘记。不过我却一直不
知你会武功，你为何瞒住我？”
张雪波被丈夫质问，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忸忸怩怩地说道：“我这两下
把式也称得是武功吗？敢情只能算是三脚猫的功夫吧。”
谭道成哈哈笑道：“什么三脚猫功夫？三脚猫是连老鼠也捉不到的，你
这‘三脚猫’的功夫却能打老虎！我不知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的不知，但你
练的可是上乘的武功呢！”张雪波道：“哦，上乘武功？”言下似乎还是不
敢相信的神气。
谭道成道：“我怎会骗你？你练的本来是上乘武功，只可惜你完全没有
对敌的经验，给老虎吓慌了。假如你稍为镇定一些，用不着我帮手，你自己
就可以把老虎打死。”
张雪波道：“真的吗？但我刚才已经是用力打它了。一打扁担就断，我
赤手空拳，如何还能打死老虎？”
谭道成笑道：“当然还得有点猎虎的经验，我教你怎样打老虎吧，老虎
的头颅最硬，你气力不足，就不要先打它的头部，最省气力的办法是先把它
的眼睛打瞎，它发了狂，然后你再躲到悬崖旁边，故意弄出一点声音，引诱
它来扑你，这样它就会自己跌下悬崖死掉。”
张雪波瞿然一省，说道：“对，这个办法真好，我怎的没有想到。”
谭道成继续说道：“你的轻功身法轻灵佳妙，只可惜也是给吓得慌了，
才会摔那一跤，轻功提纵术是必须懂得如何运用真气的，这就已经是属于内
功的范围了。上乘武功是以内功为基础的，以你目前的造诣来说，虽然还不
能说是深厚，但我说你练的是上乘武功，则是没有错的。对啦，你还没有告
诉我，你懂得武功，却为何瞒住我呢？”
张雪波笑道：“我的功夫是爹爹教的，爹爹说这只是乡下人的把式，见
不得行家的。我小时候身子弱，爹爹教我练武，只是希望我能够却病延年，
他吩咐过我，不要给外人知道的。”
谭道成愠道：“我是外人吗？”
张雪波笑道：“你当然不是外人，不过，我知道你的武功很好，我这点
乡下人的把式，怕给你笑话，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说老实话，现在你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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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是上乘武功，我还不大敢相信呢。成哥，我不是存心瞒你的，你恼我吗？”
谭道成笑道：“这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我不过因为一向不知你会武
功，忍不住有点好奇，才问一问你。原来你真的不知这是上乘武功。我怎会
恼你。”
话虽如此，但在他的心里可是着实有点疑惑，觉得妻子的解释，理由似
乎不怎么充足。再说，即使妻子是真的不知这是上乘武功，但身怀绝技的岳
父，却又为何这许多年来一直深藏不露？
但虽然心中已有思疑，他还是不会怀疑妻子对他的感情的，他们是从小
一起长大的恩爱夫妻，彼此都是爱对方甚于爱自己的。
不但不会怀疑妻子，他也不会怀疑岳父对他的疼爱。岳父只有一个女儿，
岂仅只是把他视同“半子”，简直是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般，这种情如骨肉
之爱，他也是不能置疑。“岳父不让我知道他会上乘武功，想必其中定有难
言之隐，未到时机，他就不能让我知道。”
谭道成固然思疑不定，殊不知他的妻子也是和他有着同样的思疑。原来
她的爹爹是暗中教她练武的，不仅叮嘱她不许向“外人”泄露。而且是叮嘱
她不许向“任何人”泄露的。这“任何人”当然包括她的丈夫在内。
不仅这件事情，她的爹爹还有更大的秘密是不许她向任何人泄露的。
这次她已是给丈夫知道她的爹爹懂得上乘武功的秘密了，好在还未知道
更大的秘密。
在她的想法，她的任何秘密都是不该瞒住丈夫的，但爹爹郑重的叮咛，
她却不能违背。
此时她的心里难免有点忐忑不安，“爹爹知道我泄露了家传武功的秘密，
不知会不会骂我？唉，但我碰上老虎，却又怎能不使出武功？给成哥看破，
我又怎能继续瞒他？如今我不该说的都已说了，只有待我回家之后，今晚再
向爹爹禀明，求爹爹原谅了。”
正自忐忑不安，忽听得丈夫说道：“雪妹，有一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
张雪波心头一跳，笑道：“咱们都已经做了五六年夫妻了，还有什么话
不能说的？”
谭道成呐呐说道：“我、我觉得你爹爹有⋯⋯有点奇怪！”
张雪波不觉吃了一惊，定着眼睛看他，“我爹爹有什么奇怪？”谭道成
道：“我觉得你们父女和一般人家的父女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张雪波心头卜通一跳：“莫非他已知道爹爹的一些什么秘密？”勉强笑
道：“我和爹爹不也是和别人家的父女一般吗？又有什么两样了？”
谭道成若有所思，半晌方始说道：“雪妹，记得小时候咱们俩都是一样
顽皮，对吗？”
张雪波笑道：“你不必把自己拉来作陪衬，这点我还有自知之明，顽皮
的只是我，你可是乖孩子呢。我常常欺负你，你都对我忍让的。”谭道成道：
“不，有时候我也忍不住生你的气的。还记得吗，有一次我恐吓你，说要打
你的耳光，我一吓你，你就哭了。”
张雪波笑道：“我一哭，你就向我求饶。结果不是你打了我，而是我打
了你。”她顿了一顿，含着几分诧异的目光注视着丈夫说道：“你提起咱们
小时候的事情干吗？这和我们父女又有什么关系，似乎离题太远了吧？”谭
道成道：“我觉得奇怪，就是因为从你小时候的顽皮想起的。”张雪波道：
“哦，想起什么？”



谭道成道：“小时候你很顽皮，但我好像从未见过你的爹爹打你骂你，
莫说打骂，连生你的气我都未见过。只有你向他乱发脾气。”
张雪波笑道：“我妈早死，我自小就是与爹爹相依为命的。爹爹特别疼
我，那又有什么稀奇？”
谭道成道：“我也是自小就没有妈妈的，但我的爹爹管教我却是很严，
我一做错事情，他就打我手心。骂我那更是家常便饭。”
张雪波笑道：“我是女孩子，当然要比男孩占一点便宜的。别人家的父
母不也是对男孩子管得比较严吗？”
谭道成道：“我小时候跟爹爹上山打猎，我总是跟在爹的屁股后面，有
时候不小心摔了跤，总是我自己爬起来，爹是不会回头来扶我的。你和你爹
上山玩耍，却是你爹跟在你的后头，小心翼翼地保护你，生怕你会跌倒。”
张雪波笑道：“你倒是很细心啊，这点小事都注意到了。但谁叫你是男
孩子呢，女孩子在父母眼中总是比男孩娇嫩的啊！你妒忌我爹宠我，不如你
求神佛保佑，保佑你来生也变作女子吧。”
谭道成不说话了，但心里的疑团却未解开。张雪波望他一眼，说道：“还
有什么是你觉得奇怪的吗？”谭道成的确是还有疑惑之处，但却不便直率地
问他妻子。
不错，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同，妻子的解释似乎也很合理。但他还禁不住
有个奇怪的感觉。当然，他绝不怀疑岳父对他的妻子是特别疼爱，但却好像
和一般的父爱又不相同。不只是一般的父亲对孩子的爱护，更多的是像“侍
奉”小主人那样的呵护备至。
心中蓦地冒起“侍奉”这两个字，他自己也觉得想得太过荒唐，因此自
是不敢和妻子说了。
他虽然没说出来，张雪波已是心中慌乱了。“看样子成哥似乎已经起了
疑心，他猜到什么呢？唉，我本不该瞒住他的，但爹爹不许我说，我又怎能
直言无隐？何况还有许多事情，爹爹也还未曾告诉我呢！”
她的“来历”如何，一直是在她的心头尚未解开的谜！丈夫的猜想并不
荒唐，原来她的“爹爹”果然并不是她的生身之父。她的“爹爹”本是她家
的老仆人，名叫张炎。在她刚刚断奶的时候，是她的母亲把她交托给这位老
仆人的。那时刚周岁，她只知道她的父亲是在宋朝为官，后来不知怎的得罪
朝廷，被抄家的。她的母亲住在乡下，官差来到之前，将她托与张炎。
这些都是后来张炎说给她听的，她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父亲
姓张，和张炎同族。因此母亲将她交托给张炎的时候，一定要张炎冒充她的
父亲。
当然她是想多知道一些有关父母的事情的，但张炎却不肯告诉她了。
她是由张炎抚养成人的，也早已习惯于把张炎当作亲生的父亲了。
张炎最初本来答应她，到她满十六岁的时候，把她的身世告诉她的，但
十六岁那年，她刚好在生日那天和谭道成成亲，在出阁前夕，亦即是张炎答
应为她揭开身世之隐的日期，张炎却流着眼泪和她说道：“请原谅我，时机
未至，我还不能把你的身世告诉你。”她问：“那么什么时候你才能告诉我？”
张炎说道：“我也不知道要到何时，不过，假如时机一直未至的话，到我临
终的时候我会有遗书留给你的。遗书我早已写好了。”
养父恩深如海，她还能说什么呢？她对生身的父母毫无记忆，想要知道
他们的事情，其实多半还是由于好奇而已。



她已经过惯了山中平静的日子，又已经有了深爱她的丈夫，她很满足于
目前所过的日子。在她内心深处倒是有点害怕知道父母不幸的遭遇会扰乱她
的心灵了。（父母是否已遭不幸，其实她也是还未知道的。不过从张炎那晚
和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之中，她隐隐感觉得到，父母大概是已遭不幸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如今她的儿子也有五岁了。“爹爹”还没等到可以把
秘密告诉她的“时机”，她也不想揭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了。
她常想：要是能够这样平静度过一生，那又有什么不好，何必自寻烦恼？
但如今她的丈夫却挑起她的烦恼！
她感觉得到，丈夫对她的来历已有怀疑，唉，但可惜的是，她自己都未
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世。
她心中慌乱，既然不敢吐露秘密，就只能试探丈夫的口风，看看他是否
知道一些什么秘密了。
谭道成也是和妻子一样，心中有话，却不便直说出来。“还有什么地方
是你觉得奇怪的吗？”张雪波问道。
谭道成道：“没，没什么。不过，我刚才倒是碰见一件罕有的事。”张
雪波睁大眼睛，“什么罕有的事？”
谭道成道：“我看见你的爹爹在一处岩石后面和一个陌生人说话。这么
多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有外面的人找你爹爹的。”
张雪波道：“哦，是怎样的人？”
谭道成道：“我没看见他的脸孔，只知不是山上相识的猎户。他们也没
看见我。”
张雪波道：“他们说些什么？”
谭道成笑道：“我怎能偷听你爹爹的谈话？他们小声说话，我匆匆走过，
也听不清楚。不过那陌生人的口音，却似乎是南边的口音。”
张雪波道：“我们本来是从大散关南边逃难来的，这个人恐怕是爹爹以
前在乡下相识的也说不定。待我今晚再问他吧。”
谭道成道：“我看还是让爹爹自己告诉你好些，因为说不定他不想你知
道这件事呢？”
张雪波笑道：“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怕爹爹问我怎的会知道这件事，
那时你就难免有偷听的嫌疑。”
谭道成笑道：“你几时学得这样多心了，我只是想，这件事情倘若可以
让你知道，你的爹爹当然会告诉你。”张雪波抬眼望他，似乎想说什么，却
又低下了头。
谭道成道：“喂，你在想什么？”
张雪波道：“怕你说我多心，我不说了。”
谭道成道：“你别呕我的气好不好，和你说句笑话，你就当真起来了。
说吧，咱们夫妻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张雪波道：“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谭道成道：“你
奇怪什么？”
张雪波道：“我是奇怪，怎么客人要嘛都不来，要嘛忽然都来了？”
谭道成道：“哦，原来你是说前天有个客人来找我爹爹的事。”
张雪波道：“咱们两家避难荒山，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客人来访，这两
天却不约而同似的，先是有人来找你的爹爹，跟着又有人来找我的爹爹，你
说这是巧合呢，还是，还是——”谭道成的面色不知不觉也凝重起来，问道：



“还是什么？”
张雪波笑道：“你别笑我多心，我总觉得像是有点不祥之兆，前天我一
早出门，碰上一头乌鸦，今早出门，又碰上一头乌鸦⋯⋯”
谭道成失笑道：“你怎能把两位客人，比作两头乌鸦？”张雪波没有因
他的插嘴而止口，继续说下去道：“我真的是有点担忧，担忧这两个客人，
会像是不祥之鸟的乌鸦，给咱们带来恶运！”
谭道成安慰妻子道：“不要这样迷信，我看这只不过是巧合罢了。最近
不是听说又要打仗了吗？前天来找我爹的那个客人是避难经过山下，他来自
爹爹的故乡，知道我爹在这山上隐居，这才特地来找爹爹的。因此我猜想今
天来找你爹的那个客人，或许也是同样情形。”
张雪波道：“但愿如你所言，只是巧合。”但眼神却是茫然若有所思，
低下头又不说话了。
谭道成口中安慰妻子，心里却也着实是有点疑惑不安。前天来找他父亲
的那个客人，在他家里只喝了一杯茶，席不暇暖，就要走了。她的父亲送那
客人下山，很晚很晚方始回家。他曾经问过父亲那个客人是谁，父亲却像心
事重重的样子，叫他不要多问。说是到了可以告诉他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他。
自从那客人来过之后，他的父亲一直像是闷闷不乐，昨天今天都没出去
打猎。
因此他虽然那样安慰妻子，心里其实也是和妻子一样，有了一丝不祥之
感。
他又再想道：“前天来的那个客人，来得虽然奇怪，可还是来到我的家
中找爹爹。今天找岳父那个客人，却并没有找上门来，他们在悬岩后面说话，
也好像是特意要找那样僻静地方，难道岳父真的是怕我偷听吗？这就是更奇
怪了！”夫妻心里都是怀着疑团，谭道成也只能像妻子那样，把疑团藏在心
中了。
此时他已经把散落在地上的柴草重新捆好，在柴草里他还发现一包草
菇。“今早你才采了许多草菇回来，如今又是这么一大包，哈，恐怕三天都
吃不完。”谭道成说道。张雪波笑道：“我知道你们爹儿俩都喜欢吃新鲜的
草菇，明天你去猎两只山鸡回来，和草菇一同炖吃，味道就更好了。”
谭道成笑道：“还用你说，你爹刚才已经打了两只山鸡回来了。我的烹
调手段远不及你，所以才特地来找你这位大厨师回去烹调的。”
张雪波笑道：“怪不得你这样好心出来找我，原来如此。好，那咱们就
回去吧。”
谭道成道：“你不要多歇一会？”
张雪波道：“早就没事啦，再不回去，天就要黑了。”谭道成折下一根
粗如手臂的树枝给她当作扁担，自己扛起那头死老虎与妻子并肩同行。
走了几步，张雪波忽地眉头一皱，脚步有点歪斜。谭道成吃一惊道：“雪
妹，你怎么啦？”
张雪波道：“没什么，只是胸口好像有点作闷。”谭道成连忙放下死老
虎，说道：“你瞧是吧，你都未曾恢复体力呢。别逞强了，柴草放下，让我
来挑。”一面说话，一面替妻子揉搓。不揉搓还好，他一替妻子揉搓，张雪
波反而哇地把黄胆水都呕了出来。张雪波推开他道：“你别扰我，我不是病，
也不是疲劳。”
谭道成道：“那你怎么会呕得这样厉害？”张雪波低声道：“我，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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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又、又有了。”说话之际，满面通红。谭道成怔了一怔，说道：“有，
有什么？啊，我明白啦，我又要做爸爸啦！”
张雪波嗔道：“你这样大叫大嚷做什么，给人听见笑话。”谭道成笑道：
“最近的一家猎户，也隔着一座山头呢。哪会有人听见，除非是你爹爹——”
张雪波望着他，似乎想说什么。谭道成瞿然一省，想起那个客人，方始
发觉自己的话说得太满。他顿了一顿，继续说道：“天都快要黑了，你爹爹
的那个客人料想也早已走了。你爹倒是有可能来找你的，不过你还怕给他知
道吗？他久已盼望多添一个外孙过继给他，要是他知道了，恐怕比我还更喜
欢呢。雪妹，你悄悄告诉我吧，有了几个月了？”
张雪波羞红了脸，说道：“前天才发现的。”
谭道成道：“原来这是因为你已经发现了自己有孕的缘故，这就怪不得
了。”
张雪波怔了一怔，问道：“你说什么呀？”
谭道成道：“以你的轻功造诣，本来应该跑得比那头老虎更快的。”说
至此处，不觉有点担心，低声道：“你摔了一跤，会不会、会不会⋯⋯”
张雪波红着脸道：“前天才发现有的，孩子还未成形呢。哪能就摔坏了
他。别胡扯了。走吧，走吧。”
谭道成道：“把柴草给我，让我来挑。”
张雪波道：“我不过作闷而已，现在亦已好了。这头老虎我扛不起，两
捆柴草，你还怕我挑不动吗？”
谭道成道：“不，不，肚子里的孩子要紧。你挑动得，我也放心不下，
听话，听话，乖乖地给我吧。”
张雪波感受到丈夫的爱护，心里甜丝丝的有说不出的舒服，口中却道：
“这头老虎呢？”
谭道成道：“放在这里，也没人会要咱们的。吃过晚饭，我再来搬它回
去。”张雪波道：“难得打到了这样重的大老虎，你早点扛回去，也好让两
位老人家开心。成哥，我知道你疼我，但我真的还挑得动的。”
张雪波道：“这样吧。我割一条老虎腿回去，趁新鲜，今晚烤虎肉吃，
老人家也就开心了。但要是给他们知道你有了身孕，我还让你挑柴草，那恐
怕他们就要不开心了。”
张雪波拗不过丈夫，心里也的确是喜欢丈夫对她这样爱护，便道：“好
吧，依你就是。但成哥，你可得当心，别宠坏了我啊。”谭道成挑起柴草，
和妻子并肩而行，笑问妻子：“雪妹，这个孩子你喜欢是男的还是女的？”
张雪波杏脸飞霞，说道：“你呢？”
谭道成道：“本来我是希望有个女儿的，但你爹想要个外孙承继张家的
香灯，只能盼你再生一个男孩子了。”张雪波道：“其实男的女的都是一样，
我就不懂，为什么只有男的才能继承香灯。”
谭道成道：“重男轻女，本来是不公道，但习俗相传，咱们改变不了，
你们做女人的，只有受点委曲了。”
张雪波道：“冲儿今年已五岁了，弟妹年龄要是和他相差太远，玩在一
起就没有什么味儿了。不管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我只盼这个孩子能够顺利
生下来，和冲儿作伴。”谭道成没有说话，张雪波见他神情有点奇特，问道：
“成哥，你在想什么？”
谭道成脸上挂着一丝苦笑，半晌说道：“雪妹，我正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冲儿明天恐怕要离开咱们了。”
张雪波大吃一惊，问道：“为什么？”
谭道成道：“你别吃惊，爹爹只是想把他送往外地就学。”
张雪波道：“他才五岁呢，难道公公不会教他吗？”
谭道成道：“爹爹说，希望冲儿得到名师教导。他说前天来找他的那个
客人，文武全才，他已经答应收冲儿做徒弟了。不过，他不能在荒山隐居，
所以必须冲儿跟他就学。”张雪波道：“公公不也是文武全才吗？武功方面，
他教出来的儿子，三拳就可以打死一头老虎，那是足够用了。文学方面，我
所知有限，但我也看见公公常常捧着书来吟哦，想必也是不错。为什么还要
请外人教自己的孙儿？”
谭道成道：“爹爹说，他凡事都是想求得最好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他说那人的文学武功就是胜他十倍！”
张雪波心乱如麻，说道：“我也希望冲儿能够成才，不过他年纪还小，
我真是有点舍不得他。但公公既然有这个念头，为何那天他不把冲儿交给那
个人带走呢？却要自己多走一趟？”
谭道成道：“爹爹也是和你一样，舍不得孙儿的。这两天你不见他一直
都是心事重重的模样吗？我猜他就正是为了此事决断不下啊。再说，冲儿的
事情，也总得你做母亲的点头才行啊。”
张雪波沉吟道：“不是听说外面正要打仗吗？孩子年纪小，不如等仗打
完了，再送他出去不迟。兵慌马乱年头，在山上总比较平安一些。”
谭道成道：“雪妹，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座山平日虽然人迹罕
到，但到底是在两国交界之处。金宋以大散关为界，这座山和大散关的距离
虽然不算太近，但也不过百里之遥。金兵攻宋，山下是必经之地。”
张雪波道：“过去大仗小仗也打过不知多少次，从未见过一个兵士跑到
这山上来的。”谭道成道：“这是因为宋国势弱，每次打仗，都是守不住边
关，很快就给金兵长驱直入了。但我听爹爹说，二十年前，情形却并非如此。”
张雪波道：“我也曾听爹爹说过，听说那时咱们宋国有个大将名叫岳飞，很
会打仗，金国流行两句话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他们对岳飞的畏惧，可
以想见。但可惜听说岳飞早已给奸人害死了。”
谭道成道：“是呀，要是岳飞还在，金兵就不能长驱直入了。但金兵不
能长驱直入，大散关附近这一带也就要变成战场了。那时金国的大军开来，
这座荒山恐怕也难免要驻兵了。”张雪波道：“你这样说，是不是宋国如今
又已有了好像岳飞一样的名将？”
谭道成道：“这我倒没有听说，不过听说当年害死岳飞那个奸臣已经死
了，宋国那个昏君也已死了。新皇帝听说倒好像是个比较年青有为的皇帝。
这些都是前天来的那个客人告诉我爹爹的。”
张雪波道：“我明白了，公公是恐怕这一次打仗，咱们宋国或许会坚决
抗敌，金兵打不下大散关，那时就恐怕要在这座山上安营立寨了。”
谭道成道：“当然这只是万一的顾虑，但也不能不防。金兵上山，咱们
大人容易躲避，孩子却难照顾。”
张雪波道：“我虽然希望过太平的日子，极不愿意给金兵上山骚扰。但
咱们到底是汉人，我还是希望咱们宋国能够再出一个岳飞的。成哥，你说是
吗？”谭道成脸上现出一丝苦笑，说道：“我的想法当然和你一样。因此为
了预防万一，我觉得让孩子出去也不是坏事。那人武功高强，一定可以保护



咱们的孩子平安。”
张雪波道：“那人既然武功高强，为何他自己还要逃难？”谭道成笑道：
“一个人武功再高，也是抵挡不住千军万马。再说，那人之所以要逃难，也
还有他的原因呢。”
张雪波道：“什么原因？”
谭道成道：“那人意欲潜心练武，做开创一派的武学宗师，故此要躲避
到远离战火的地方。”
张雪波心乱如麻，一时实是委决不下。
谭道成叹口气道：“哪个父母舍得孩子离开？不过，父母也总是希望孩
子能够成才的。这次事出非常，爹爹恐怕战火会燃到山上，凑巧又有这么好
机会可以让冲儿得到明师。爹爹要送冲儿出外就学，那也是为了冲儿打算。
怎么样，你还是舍不得离开冲儿吗？”
张雪波道：“公公是一家之主，他决定了的事情，我做儿媳妇的自然只
好依从。”谭道成：“不，爹爹并不想勉强你和孩子分开，要是你不同意，
爹爹可以重新考虑。”张雪波苦笑道：“我不想做一个只知溺爱孩子的母亲，
我知道公公是为了冲儿的好，我若还固执，那倒是我不识大体了。好吧，你
告诉公公，说我和你一样，赞同他的主张。”
谭道成知道妻子答应得有点勉强，只好陪她苦笑。
张雪波不想令丈夫难过，继续说道：“我是个胸无大志的女流之辈，只
盼在这山上能够平平安安度过一生。但孩子有孩子的想法，即使战火没有烧
上山来，他长大了也未必愿意和咱们一样过这混混沌沌的日子。多见树木少
见人。他能够成才固然最好，不能够成才，让他到外面的世界长点见识也是
好的。”
谭道成喜道：“雪妹，你终于想通了。我早就知道你是明白道理又有见
识的，你不必太过自谦了。”
张雪波笑道：“别给我脸上贴金了，快点走吧。两位老人等咱们回去，
恐怕肚子都饿扁了。”
谭道成道：“是，是，但你身怀六甲，走路可得当心一些。”此时夕阳
早已落山，天色开始入黑了。
虽然说是要赶着回去，但走了一程，张雪波却还是忍不住又要和丈夫说
话。
她忽地问道：“成哥，你会不会和我分开？”谭道成诧道：“雪妹，怎
的你有这个想法。咱们是要同偕白首的夫妻，怎会分开？”说罢笑道：“你
若还不放心，我唱支山歌给你听，表达我的心意。”
他平时是很少唱山歌的，张雪波央求他，也难得他唱一两句。此时为了
哄妻子喜欢，他自动唱起来了。“连就连，我俩缔交定百年。谁若九十七岁
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张雪波笑得有如花枝乱颤，说道：“唱得很不错呀，但这支山歌，其实
你早就应该唱的。现在才唱，已经嫌迟了。”谭道成道：“哦，我应该什么
时候唱？”
张雪波笑道：“应该在你向我求婚的时候唱。”
两人笑过之后，张雪波正容说道：“我不是对你不放心，但有句俗话说
得好，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如今为了恐防战火波及此间，咱
们已经被迫要和冲儿分开。如果战火真的烧上山来，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候，



那时，那时⋯⋯”谭道成斩钉截铁的道：“咱们生则同生，死则同死！”
“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八个字从丈夫口中一说出来，妻子的泪水
也从眼中流出来了。
谭道成道：“雪妹，你怎么啦？”
张雪波道：“成哥，你这样爱我，我喜欢得要哭啦，不过——”谭道成
道：“我知道，当然我不希望真的会有那么一天。”
张雪波道：“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不错，我也不希望有那么一天。
但若真的大难临头，我倒不希望你和我同死，你一定要活下来！”
谭道成道：“为什么？”
张雪波道：“为了冲儿。你的本领比我大，你可以更好照顾冲儿。”
谭道成道：“冲儿会有师父照顾的。”
张雪波道：“师父怎比得亲生父母？成哥，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将来
碰上什么，你要为着冲儿，活下来！”妻子这样认真的态度，吓得谭道成也
吃了一惊，勉强笑道：“我不过是用这八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哪里真的
就会碰上这种不幸的事情。”
张雪波道：“你有这样的心意，我不要你真的去做，我死了也甘心了。
成哥，你别睁大眼睛瞪我，好，好，咱们都莫说不吉利的话了，走吧，走吧。”
夫妻俩心中都是充满蜜意柔情，但也隐隐有点“不祥之兆”的疑虑。尽
管他们都在避免说不吉利的话。
不知不觉他们已回到家门。只见炊烟袅袅，随风飘散。张雪波道：“真
不好意思，两位老人家已经自己烧饭啦。”
那两位老人家果然是等得肚皮都饿扁了。此时，谭道成的父亲正在屋子
里说道：“怎得还不见他们回来？”
张炎说道：“别等他们了，先喝一碗鸡汤吧。这是我用雪儿今早采回来
的新鲜草菇炖的山鸡，你试试我的手艺。”谭道成的父亲笑道：“这是你乖
女儿采回来的新鲜草菇，不等她回来，不大公道吧？”
张炎哈哈笑道：“老亲家，你真是人如其名，什么事情都要讲个公道。
我是怕饿坏了你，天寒地冻，先喝一碗鸡汤，也好让身子暖和暖和。雪儿是
你的的媳妇，要是当真饿坏了你，雪儿心里也不安的。”
张雪波抢先进门，笑道：“对不住，女儿回来晚了，公公，你还是听我
爹爹的话，先喝鸡汤吧。你和我客气做什么，这鸡汤倘若是我炖的，我也应
当先孝敬你们两位老人家。”张炎笑道：“你听见没有，这可是你的贤媳妇
说的，没有什么所谓公道不公道了吧？”原来谭道成的父亲名叫公直，凡事
也总喜欢讲个道理，所以张炎时常拿他的名字取笑。他们两亲家正在开玩笑，
但一看见这对小夫妻回来的模样，却是不禁怔住了。
张雪波虽然没有跌伤，但衣裳破裂几处，而且沾满污泥。那两捆柴草是
谭道成挑的，用的也不是扁担而一根树枝。最令他们吃惊的是：谭道成身上
虽然没有沾那么多污泥，但却有血渍。
谭道成把柴草放下，笑道：“我们打一只老虎，爹，你别害怕，这是老
虎血，不是我的血。”说罢，把那条虎腿从柴草丛中拿出来。
张雪波道：“我们本来想今晚给你们添一道菜，做烤老虎腿吃的。只好
明天再弄了。”
张炎说道：“我已经猎了两只山鸡回来，今晚的菜肴是够丰富的了。”
说至此处，目光中忽地好像带着疑惑的神气，盯着女儿问道：“你也有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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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哥打老虎吗？你虽然不比寻常的弱质女流，但没练过武功，可不能不自量
力啊！”
张雪波道：“我刚碰上老虎，成哥就来了。他说是‘我们’打的，只是
想让我也分点功劳。”她怕爹爹知道她曾出手，更会责怪她忘记了他的叮嘱。
心想还是暂时隐瞒，待到只是两父女的时候，再和爹爹说真话的好。她心里
有许多疑团，也只能等到没人的时候再问爹爹。谭道成似乎亦已知道妻子的
心思。只是笑笑，没有拆穿妻子的谎话。但他心里却也加深了一层疑惑：为
什么岳父好像害怕给我知道雪妹懂得武功？
张炎得知女儿未曾显露武功，方始放下心上一块石头，说道：“怪道你
弄得这样狼狈，原来是碰上老虎，摔了一跤。没摔坏你吗？”
张雪波道：“没有，没有。只不过擦伤一点表皮，衣裳有几处勾破。冲
儿呢？”每次她回到家中，总是孩子最先跑出来迎接她的，这次回家，直到
如今还没看见孩子，她是早就想问爹爹的了，此际方有机会发问。
张炎说道：“冲儿玩了大半天，现在睡着了。”
张雪波不觉有点奇怪：“冲儿怎的这么早就睡了。”
她是知道孩子的习惯的，不错，孩子是喜欢蹦蹦跳跳，玩得倦了也会小
睡片刻，但多数是在午饭之后那两三个时辰，晚饭前他是很少会睡觉的，这
段时间他也很少到外面乱跑，通常是坐在家中跟祖父或者外公认字，这段时
间是他一天内最“安静”的时间。
不过，她虽然觉得孩子今天有点“反常”，但这是小事一桩，她也根本
没放在心上。当下说道：“好，我回房间换一套衣裳，看看冲儿醒了没有。”
张炎说道：“他睡得正沉，你别唤醒他。睡前他已经吃过东西，用不着担心
饿坏他的。我留一条鸡腿给他就是。”
张雪波应了一个“是”字，说道：“好吧，那么待我换过衣裳，就出来
开饭。”谭道成笑道：“不用劳烦你出来才开饭了，我不会烧饭弄菜，难道
摆摆碗筷都不会吗？”张雪波知道丈夫爱惜自己，心头一股甜意，笑道：“是
呀，这倒是我胡涂了，咱们已经回来晚了，怎能还要公公和爹爹久等。那你
赶快开饭，你们先吃罢。”
张炎说道：“也不争在这刻时间，不过鸡汤还是趁热喝了的好。”
两碗鸡汤是早已放在饭桌上的，虽然已不是热腾腾的，也还有热气冒起。
谭公直笑道：“贤媳妇你瞧，你的爹爹是不是好像要向我献宝似的？好
吧，老张，你等我品评，我就试试你的手艺吧。看看是你做老子的手艺高，
还是你女儿的手艺好？”张炎笑道：“论到烹调这门功夫，我这个做老子是
只能自认比不上女儿的。”谭公直笑道：“我是依理类推，有其父必有其女，
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女儿手艺高，你这个做老子的大概也不会差到哪
里。”说罢，和张炎同时端起鸡汤就喝。
谭公直喝了一口鸡汤，脸上的神色虽然没什么，眉头却是略皱。
张炎笑道：“你的依理类推，这次恐怕是推错了吧？是不是比雪儿平日
炖的鸡汤，滋味差得太远？”
谭公直道：“不，不，还好，还好，只不过差那么一点儿。”原来鸡汤
稍稍有点苦味，谭公直料想是因山鸡烧焦了的缘故。谭道成笑道：“只不过
差那么一点，那就不只是还好了。”
谭公直笑道：“是，是。难得你的老丈人精心泡制，我只赞还好，那的
确是不公道了。好，很好。”说罢，大口大口地喝。张炎笑道：“你这句‘很



好’，那是看在你儿子的份上吧，我倒是受之有愧了。”
谭公直哈哈大笑：“人家说女生外向，我这个儿子倒是偏着老丈人呢。
老张，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张雪波在两老的笑谑声中，深深感到天伦之乐，她满怀喜悦地回自己的
卧房。
孩子果然睡得很沉，她轻轻在孩子绯红的脸庞上亲了一亲，孩子毫无知
觉。
她忽然发觉孩子的睡相有点奇特，她试试把孩子曲起的双膝轻轻摆直，
孩子还是动也不动。
张雪波可能是出于母性本能的反应，不觉稍稍起了一点疑心，蓦地她想
起一件事。
不过是上个月的事情，爹爹暗中教她学点穴的功夫。上个月是农历九月，
正是打猎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野兽尚未“冬藏”。谭公直父子几乎天天
出去打猎，张炎就在家里教女儿练点穴功夫。
张雪波记得父亲曾告诫过她：“点穴功夫不要轻易使用，若然点着死穴，
轻轻一戮，就会致人于死地。”张雪波道：“那么我只点敌人的麻穴或晕睡
穴就行了？”她爹爹说：“不错，但交手之际要点得这么准可是难事。还有，
即使点普通穴道，时间长了，未能解穴，对身体也还是有妨害的。除非你练
到我的一种独门点穴功夫，那才可以避免伤人。”
张雪波好奇心重，当然追问下去，究竟什么独门点穴功夫。她爹爹告诉
她，这种独门点穴功夫，是点对方晕睡的，不但不会伤人，而且有助于安眠，
可以为患上失眠症的人作治疗之用，非但无害而且有益。她爹爹还告诉她，
除了失眠症，点穴可以治其他的病。
爹爹告诉她：“点穴也分两种，一种是作为上乘武功的点穴，可以杀人
伤人的点穴；一种是医术上的点穴，可以治病救人的点穴。医术上的点穴是
一项极为深奥的学问，我根本未入门。不过我点晕睡穴的独门功夫，倒是把
武功与医术合而为一的，可惜我只懂得一种于人有益的点穴。”
张雪波道：“咱们在荒山上隐居，敌人是不会有的。爹爹，你先把这种
于人有益的点穴功夫教给我好不好。”她的爹爹一听就笑了起来，说道：“你
当这种独门点穴功夫是容易练的么，即使你有了我现在的武功底子，最少也
还得苦练十年。普通的点穴功夫就容易得多了，只要你勤学苦练，大概半年
之内就可以练成。”
所谓“普通的点穴功夫”亦即是可以杀人伤人的那种点穴功夫，她记得
当时她还笑道：“如此说来，岂不是杀人容易救人难吗？”
她爹爹苦笑道：“杀人容易救人难！呀，你说得不错，自古以来就是如
此。”她也不知爹爹因何有此感慨。
想起这件事情，此际她看着沉睡的孩子，她也禁不住苦笑了。当然她不
是害怕爹爹会伤害她的孩子，但孩子睡得这样沉，她却可以断定是给点了晕
睡穴了。
点了孩子穴道的人，当然绝不会是别的人，只能是她的“爹爹”。
虽然“爹爹”只是她的养父，但对孙儿疼爱，和别人家的祖父并无分别，
甚且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当然，她绝对不会疑心爹爹害她的孩子，事实上她亦知道了爹爹这种点
晕睡穴的独门功夫，对孩子乃是有益无害的。



但她可不能不疑心，为什么爹爹要点孙儿的穴道？她的孩子没有失眠
症，平时蹦蹦跳跳，活力充沛，也无须用点穴的功夫替他治病。
为什么？为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要让孩子沉睡吗？孩子多睡一两个时辰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的，反而误了他吃晚饭的时间！
怀着疑团，她匆匆换了衣裳，便即出去。



第二回  亲友成仇
   
张炎正在劝女婿喝鸡汤。
“我正是要你趁着雪儿还未出来的时候，给我品评品评，否则你就不好
意思当着妻子的面谈老丈人的手艺了。”老丈人的说话这样风趣，逗得女婿
也不禁笑了起来。
笑语声中，谭道成端起鸡汤便喝。
不料碗边刚刚沾唇，鸡汤尚未入口，忽地一股劲风扫来，汤碗落地开花，
碎成片片！
汤碗的破裂声和他父亲的暴喝声同时响起。
“这汤不能喝！”
原来是谭公直以劈空掌力打碎儿子手中的汤碗的。他先发掌后发声，显
然是怕来不及阻止儿子喝下鸡汤。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谭道成惊愕得如坠五里雾中！
“为什么这汤不能喝？既然不能喝，为什么爹爹又喝了呢？”
心中的疑问还未说出口来，他已听到了父亲的解答了！
“张炎，你为什么要毒死我们父子？”
谭道成尚在发呆，他的父亲已是一声怒吼，向他的丈人扑过去了！
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谭道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的会
有这个可能呢，岳父竟然要毒死自己的女婿。
这刹那间，他惊得呆了！
父亲和岳父已经打起来了，谭公直的眼睛好像要喷出火来，每一招都是
重手，攻向张炎的要害。张炎一言不发，也是招招狠辣。两亲家都好似恨不
得一拳打死对方。那里还像两亲家，简直是好像和仇人拚命！
张炎暗暗吃惊：“想不到他的内功竟然深厚如斯，喝了毒汤，也还这样
了得！”他拚命抵挡，只盼能够支持到谭公直毒发的时候。
谭公直也是只有一个念头，在自己毒发之前，把暗算自己的仇人毙于掌
下。
恶斗中谭公直一个“移形易位”，转到张炎身后，双掌齐出，击他后心。
张炎要向前窜，怕他就招赶招，力上加力，再推一下，莫说被他打着，只这
劈空掌力，就能令他重伤。若然向旁闪避，也势必露出空门，高手搏斗，被
人攻入空门，那亦等于是把性命交到对方手上了。张炎难以救招，在这电光
石火的刹那，无暇考虑，只能与对方拚个同归于尽！
他脚跟一旋，回身出掌，竟不救招，反取攻势。右掌向外一挂，左拳翻
起，“羚羊挂角”，恶狠狠地朝着谭公直的太阳穴猛击！
谭公直也正在拳掌兼施，狠下杀手。
眼看就要有人血溅尘埃，说不定甚至是双方同时倒毙！
谭道成惊魂未定，但已恢复几分清醒，见此情形，吓得跳起来大叫：
“不要打了，我求求你们不要打了，有、有话、好、好⋯⋯”
话犹未了，只听得“咔嚓”一声，张炎左臂软绵绵地吊了下来，右掌离
谭公直的太阳穴不到三寸，但已无力向前打去，谭公直腾地飞起一脚，将他
踢翻！
原来谭公直是趁他使用险招之际，骤下杀手，穿心掌改为擒拿手，向他
臂弯打击，他是练有鹰爪功的，张炎的关节要害中了一掌已不得了，更那堪



又给他顺势一拗，左臂关节，登时就给折断了。
但对张炎而言，这还是不幸中的大幸，假如谭公直不把穿心掌改为擒拿
手，早已取了张炎的性命，不过若然这样的话，谭公直的太阳穴也有给张炎
击中的危险。谭公直没有把握避开他这一击，只能先把对方一条手臂拗折，
消解敌方致命的攻势。
这一战他倒是没有受伤，但他自知中的乃是剧毒，待到发觉之时，已是
中毒甚深。而且又经过这场恶斗，恐怕纵有解药，也难活命。
他避过了与对方同归于尽的危险，只因为不愿意死在敌人的前头，并非
是要饶恕敌人。
他一脚踢翻张炎，眼睛已是一阵阵发黑，他大吼一声，扑上前去，喝道：
“你要毒死我，我先要你的性命！”双手扼住张炎喉咙。谭道成叫道：“爹
爹，不可！”
谭公直怒道：“你还当他是岳父吗，他是要毒死你的奸人！”谭道成道：
“你叫他把解药拿出来，饶他一死吧！”
谭公直道：“他处心积虑，谋害咱们父子。用心如此恶毒，我绝不能饶
他！我一生光明磊落，不屑骗他解药！”但他说话的时候，精神不能专注，
扼住张炎喉咙的双手，却是不免稍微松些儿了。
说了这几句话，心跳越发加剧，指头也在渐渐僵硬了。他吸一口气，重
新用力，心里想道：“无论如何，我都要亲手报仇！”谭道成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时，他听见了妻子走来的脚步声。
人未到，声音先到。
“爹爹，爹爹！成哥，成哥！”惊惶紧促的呼叫！
张炎被扼住喉咙，当然说不出话。
谭道成惊心巨变，一片茫然。好像是在恶梦之中，神智尚未恢复清醒。
他也没有回答。
张雪波走出卧房的时候，已经隐隐听到了吆喝、殴打的声音。
但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虽然听到的声音分明是打架的声音，她
还不敢相信是有人打架。（饭厅里只有三个人，公公、爹爹和丈夫，谁和谁
打架呢？）
她加快脚步，跑到饭厅前面的天井，这才清清楚楚听到了公公说的那句
话，那句话是斥骂她的丈夫的。
“你还当他是岳父吗？他是要毒死你的奸人！”
好像晴天起了霹雳，头顶响起焦雷，轰的一声，只觉耳鼓嗡嗡作响，心
头震荡不休，下面丈夫说的什么，她已是听而不闻了。
公公说的那句话她虽然听得清楚，但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她连想都不敢想
的，虽然每一个字她都听见了，她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她六神无主，只能大声呼叫，呼叫她至亲至爱的人！养父和丈夫在她心
中难分轩轾，一样的都是她至亲至爱的人！
爹爹！成哥！爹爹！成哥！爹爹和成哥都没回答。
听不见他们的回答，她更加慌乱了，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饭厅。
眼前的情景，吓得她魂飞魄散！
但无论怎样惊慌，爹爹的性命她是不能不救的。
不是惊慌的时候，不是伤心的时候，更不是犹疑的时候！她无暇思索，
立即跑过去扳她公公的手。



谭公直的手虽然正在开始僵硬，但两人功力相差太远，媳妇还是扳不开
公公的手。
张雪波叫道：“成哥，你快来帮帮忙呀！”
妻子倚靠丈夫，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尤其对她而言，更是如此。今
天她几乎命丧虎口，不也正是丈夫救了她的吗？
正因她倚靠丈夫已成习惯，在这紧要的关头，她不自觉地就向丈夫求援
了。竟没想到她是要丈夫去对付他的父亲。
几乎是在同一时候，谭公直也在喝道：“成儿，给我把这贱人杀掉！”
贱人，谁是贱人？谭道成与妻子一向是相亲相爱，更兼相敬如宾的，他
根本就不可能把“贱人”与“爱妻”放在一起联想。谭公直怒道：“你是要
妻子还是要父亲？你不杀这个贱人，难道要让她杀我吗？”
“请父亲息怒，”谭道成说道：“媳妇已有身孕，纵然她有罪，她肚子
里的孩子总是咱们谭家的骨肉！”
谭公直气平了一些，心里想道：“这话也说得不错，虽然他父女要谋杀
我，但孩子是无辜的。”
谭道成似乎知道父亲的心思，继续说道：“爹，你一向是最讲道理的，
俗语说得好，一人做事一人当，雪妹她爹做的事情应该与她无关，要是将她
一并杀掉，岂非太不公道？”谭公直哼了一声，说道：“他们是父女，父女
自是同谋，怎能说与她无关？”
妻子向他求助，父亲却在喝令他杀妻，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他绝对相信妻子是不会杀他的父亲的，但在父亲盛怒之下，他又怎能去
帮妻子拉开父亲？
迷茫混乱之中，忽听得父亲噗嗤一笑。笑声古怪之极，但杀气腾腾的局
面，却似乎因此缓和一些。
谭道成不懂父亲因何发笑，只道事情或有转机，正想上前劝架，陡然间
局面又大变了。
原来张雪波因为扳不开公公的手，眼看爹爹就要给公公扼毙，人急智生，
突然想起了新近学会的一种点穴手法。
爹爹教她点穴功夫，她最不愿意学的是点死穴的手法，而最喜欢练的则
是点麻穴手法。爹爹虽然笑她这是“妇人之仁”，但也同意她先练点麻穴。
因为点死穴要用重手法，她的功力还嫌不够。这半个月来，她练的都是点麻
穴的手法，早已练得十分纯熟了。
如今她点的就是公公的“笑腰穴”。笑腰穴是上半身三十六个麻穴之一，
而且是最易见效的麻穴。
她一点点个正着！
可惜她的功力和公公个差太远，点麻穴虽然不必用重手法，但也还是要
用上内力的，内力不到，就封闭不了穴道。还有被点穴者的内功倘若比点穴
者的内功高出太多，点穴亦难生效。
结果她的公公虽然笑出了声，却没麻软，更不用说不能动弹。
但虽然如此，谭公直笑了出来，也不免泄了口气，扼住张炎喉咙那一双
手使不上劲。
他恼怒媳妇的骚扰，更恼怒儿子不肯听他的话杀妻，一怒之下，索性先
放松张炎，横肱一撞，把媳妇撞翻。他跳起来喝道：“我先毙了你这个贱人！”
一脚朝媳妇胸口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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